
四大家族蚕食刘氏企业

1940 年 12 月，蒋介石亲电刘鸿生，邀

请他赴渝主持建立后方工业基地，并许诺

提供 1000 万元， 以补偿他落入日军手中

的企业损失。 刘鸿生备感鼓舞，欣然受命，

为开发西部地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十几年后，刘鸿生回忆说：“所谓大后

方的企业， 事实上是由官僚资本控制的，

我在重庆和兰州的企业，都有来自大官僚

宋子文、孔祥熙的投资。 我本是上海的大

老板，在重庆却成了别人的小伙计。 ”

尽管刘鸿生为当时的国民党尽心竭

力， 但在四大家族的眼里他仍是个外人。

蒋介石允诺的 1000 万元始终没有兑现，

孔祥熙更是利用他资金和物质的匮乏，控

制了刘氏企业五分之四的股份和各部门

人员的安排。 8 年抗战对于整个中国是一

场“惨痛的胜利”，对于刘鸿生本人则堪称

“体面的失败”。 战后刘鸿生的产业继续遭

到蚕食鲸吞。1948 年，通货膨胀居高不下。

蒋介石推行币制改革，强制发行金圆券以

代替形同废纸的法币，并派蒋经国到上海

用新币换取民间金银美钞。 在军法制裁的

威胁下， 刘氏集团共交出黄金 800 条，美

钞 230 万元，银元几千枚，兑换成了天天

贬值的金圆券。

这场浩劫使刘鸿生的企业元气大伤，

他本人的冠心病也骤然加剧。 战争的磨难

没能打倒他，经营了几十年的事业却毁在

强权之下。 解放后，刘鸿生的企业实现了

公私合营，刘氏工业帝国成为过去。 68 岁

时，突发的心脏病给他忙碌而困惑的一生

画上了句号。 （据《半岛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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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晶清早起来洗漱完毕， 父母为

她忙碌之后，刚端起碗司机来了。吃过

饭后， 司机把陈晶的行李箱放在汽车

后备箱里，陈保省坐上，车门还没关，

屋里的电话铃响了，他说：“我去接。 ”

他万没想到市领导要他去汇报工作，

八点钟必须到，不准找人代替。军人出

身的他，绝对服从是天职。他只好改变

主意，把女儿送到火车站，买好票，特

别交代说：“钱、粮票、录取通知书、户

口关系都放在王经理送给你的鳄鱼包

里，手里提着，不要离身。 ”然后上车走

了。

火车启动了，碾过淇河大桥，陈晶

隔窗看到弯曲的河流， 一股留恋之情

油然而生。不由得想起春秋战国时期，

我国第一位伟大的爱国女诗人、 卫戴

公的妹妹、 淇河的女儿许穆夫人远嫁

许国， 眷恋家乡， 写下了千古不朽的

《诗经·竹竿》。 诗云：

藋藋竹竿，以钓于淇。

岂不尔思？ 远莫致之。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

女子有行，远兄弟父母。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

巧笑之瑳，佩玉之傩。

淇水滺滺，桧楫松舟。

驾言出游，以写我忧。

故国的美景，淇水的风光，少女时

期，在河边或垂钓，或追逐、或嬉笑，无

不在许穆夫人的记忆中熠熠生辉。

陈晶尽管不是远嫁他乡， 出门求

学几年，远离家人，远离朝夕相处的石

头，离别的忧伤、美好的回忆，无不涌

上姑娘的心头，泪水夺眶而出。她含着

眼泪把行李包放在行李架上， 把鳄鱼

皮包提在手里。 想静下心来面对人生

新的里程，可是，越是想静越是静不下

来， 越是不想回到那难舍难分的往事

中，越是历历在目。“石头哥上班了吗？

他在想什么？ 为不能送我他会痛苦无

助的。 ”

车厢里的人都在忙着找合适的位

子。 一个年轻女人穿着一身时髦而又

不协调衣服，走过来坐在她的身边。陈

晶看了她几眼， 黝黑的皮肤一副牡丹

花型脸上长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

柿花嘴， 蒜头鼻。 陈晶本想与她打招

呼，问她到哪儿下车，只见她抽出一根

香烟送到嘴里， 一团烟雾遮住了她那

秀丽的面孔。陈晶厌烦地捂住了口鼻，

把脸扭到一边，怀里搂着包，闭上了眼

睛，随着火车的晃动进入了梦乡。

一座座火车站被抛在火车的后

面，又一个火车站将要被抛开时，她被

对面的人推醒了。一睁眼傻了，怀中的

包不翼而飞，那位女人也不见了。她以

泪洗面走出了火车站， 又迷迷糊糊地

来到了学校，泣不成声。

登记桌前， 正在低头写字的一位

男教师听到哭声， 猛一抬头， 不由得

“啊”了一声。书上描写的美人，笑着好

看，哭也好看，世上就有这么漂亮的女

孩。他连忙站起来劝说道：“不要哭，不

要哭，先登记，后说原因。 ”他为陈晶填

好表之后，让别人先替他接待，又很热

情地帮陈晶提着行李箱送到女生宿

舍，很谦恭地说：“我叫刘怀，我们都是

来自五湖四海。 你把丢包的来龙去脉

写清楚， 我一会儿过来， 好给学校汇

报，你放心，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

他走了，那一双贪婪的眼睛，使陈

晶有一种很不自然的感觉。 她呆呆地

坐着，总感到鳄鱼皮包没有被盗，仿佛

还在手中， 不由得低头看看， 两手空

空。面对陌生的地方，鳄鱼皮包被盗的

痛苦，心中酸溜溜的。 她看看表，想起

了石头，泪如雨下，心中一遍遍地喊着

韩振淇的昵称：“石头哥，石头哥……”

她突然想起要给石头哥写信， 铺开稿

纸，把路上的事一股脑儿都写上，落上

日期与地址。脑子又一个闪念，陈晶把

写好的信撕得粉碎： 他本来心情就不

好， 这不是雪上加霜吗？ 她又铺开稿

纸，换成另一种口气，随着她的情绪，

信纸上显现出：“……来报到的学生，

有坐着高级小轿车来的， 有家长开着

拖拉机来的，也有扛着背包步行来的，

都同样排队登记在一本册子上。 这里

是知识的海洋，这里是伟大、圣洁的殿

堂。 ”

一个个喜笑颜开而又拘谨的新生

走进来，人最高兴莫过于理想的实现，

来到了梦寐以求的高等学府。

刘怀进来了，他气喘吁吁，眉飞色

舞， 把陈晶叫了出去说：“学校接到一

个电话， 豫北一个老头在去他闺女家

的路上，在铁路边拾到一个信封，里面

装的是你的全套手续。 走， 我请你吃

饭。 ”

第二天，刘怀来到这个小村庄，他

找到村干部首先了解这一家人情况，

然后说明来历。 村干部把他领到一个

慈眉善目的老头面前， 老人从衣柜里

拿出捡到的信封交给他。 刘怀激动地

说：“钱呢？ ”

老人说：“里面就没有钱。 ”

“不是啊，我问得要多少钱？ ”刘怀

很抱歉地说。

老人笑了说：“这姑娘把手续丢了

就够倒霉了，给啥钱，不说这话。 ”

刘怀回到学校，把信封交给陈晶。

陈晶既感激又崇敬，不知道如何说好。

高兴之余她告诉刘怀她的鳄鱼皮包也

找到了。

原来， 陈晶吃过早餐忧心忡忡地

躺在床上， 鳄鱼皮包又浮现在她的眼

前， 后悔不该在火车上睡着， 事到如

今不知道刘老师去那儿是个啥样？ 小

偷多可恶， 多少富翁不去偷， 偷一个

穷学生的， 抓到她咬她几口也不解

恨 。 憎恨归憎恨 ， 世上没卖后悔药

的， 她身不由己地又想起那女人的相

貌来。 见到她再说吧！ 说曹操， 曹操

到， 那女人真的扛着自己的包推开门

走了进来。 陈晶腾地坐起来， 惊讶地

说：“你———”

那女人不慌不忙地说：“我来晚

了。 这床都睡人了？ ”

陈晶揉了揉眼睛，端详了一会儿，

好像比那个女人清瘦一些，文气些，身

上没有烟味。难道不是她？她不敢相信

自己的眼睛， 便试探着问：“不是通知

昨天报到吗，你咋今天才来了？ ”

“昨天都急死我了。快到晚上了我

姐姐才给我送去 2000 块钱，又给我送

个包。 ”

“你姐姐是做什么工作的？ ”

“农民，经常不在家，不知道在外

面干什么。我妈说她犯‘野马星’。我到

厕所去一下。 ”

“你叫什么名字？ ”

“王丹丹。 我们都成同窗好友了，

今后啥事多担待。 ”

物见原主会说话。 陈晶拿着那个

包仔细看看，包上的编号一点都不错。

她想当场夺回自己的包， 又一想不能

太莽撞了，等刘老师回来再要也不迟。

陈晶兴奋地说了经过， 又说：“这

个包是宾馆王经理送给我的， 她是在

深圳买的，有保修卡、发票，不信让王

经理来认认。 ”

刘怀一听睁大眼睛说：“咱马上去

找学校，别叫她再藏起来。 ”他眼珠子

一转又说，“不妥，同样的人还多呢，何

况是个包，不如给你爸打电话，实话实

说，让那位经理过来，拿来手续，十拿

九稳。 ”

陈保省来了， 一同来的王经理掂

着包，拉着王丹丹，找到学校公安处。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经学校批

准，责令王丹丹回家叫来她姐，拿来买

包的一切手续。

王丹丹走了，她再也没有回来。

二十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韩振淇

被陈保省撵回家的消息在槐树庄不胫

而走，天还不亮，小昌就来叫门了。 他

是听三爷说韩振淇回来了， 当天夜里

就跑来了，可是，大门已经上锁，便大

清早一睁开眼就跑过来了。 韩振昌考

大学也是差了一点儿没能跃过龙门。

他舅在供销社当主任， 就以他舅家的

儿子的身份转成商品粮， 毕业后又以

内招名义进到供销社当上营业员。 他

爸给他买了辆新摩托车， 油门一拧，

“呼”地来了，“呼”地又走了，成为同龄

人刮目相看的对象。 与韩振淇几天没

见面，如隔三秋，有说不尽的心里话。

从每个同学的近况到国家的发展形

势， 又谈到供销社新上了一座人工孵

化场，支持农民发展养殖业。

韩振淇说：“我回来就是要当养殖

专业户。 ”

“好啊，母鸡下的蛋供销社给你包

销，公鸡卖给食品公司。 你干吧，我大

力支持你，下班回来给你当下手。 ”

年轻人说干就干， 三间堂屋腾了

出来，一下买来几百只小鸡，黄的、白

的、黑白的、姜黄的，黄嘴巴、小眼睛，

充满生机，好一幅千姿百态的雏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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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洋买办到实业大亨 曾经挽救民族火柴业

火柴大王栽在蒋介石手里

从洋人的买办到发展民族工业， 从堂堂大老

板沦为国民党的“小伙计”，从抵制日货发家到产

业被国民党四大家族蚕食……他历尽风波， 辗转

奋斗 40 年，人称“煤炭大王”、“火柴大王”。 然而最

终，这个传奇一生的“火柴大王”还是栽在蒋介石

的手里。

从跑街推销员到煤炭大王

刘鸿生， 浙江定海人，1888 年生

于上海，1956 年死于上海， 他创造了

中国近代火柴工业。

尽管家境贫寒，刘鸿生的母亲为

了不招致邻居的耻笑， 还是绞尽脑

汁、 含辛茹苦地维持着儿子的学业，

并最终送他读上了一般人很难考入

的上海圣约翰大学。

1908 年，刘鸿生经人介绍，进入

英商所办的上海开平矿务局当推销

员，当时叫“跑街”。 开平煤在上海原

本并没有多大市场，但刘鸿生硬是用

自己的辛劳为它换来了良好的声誉。

半年之后，开平煤销遍上海。

1909 年， 刘鸿生被委以重任，在

上海成立煤炭售品处，专门经销开平

煤，享受售后一半的利润。 他成了开

平矿务局在上海的主要买办。

刘鸿生开始大展宏图。 他先是与

人合伙建立各种煤号，由单纯的接货

改为自租轮船赴秦皇岛运煤，又由经

销单一的开平煤发展到销售开染煤、

山西煤、日本崎藤煤、安南鸿基煤，销

煤业务不仅遍及长江下游的主要工

商业城市，而且扩展到偏僻的乡村。

3 年之后， 刘的财产达到 100 万

两白银。 1918 年，当他在上海法租界

营建占地 30 亩的花园洋房时， 他已

是名震上海滩的“煤炭大王”。

然而，真正让刘鸿生在中国近代

民族工业史上留下重重一笔的，还是

火柴。

火柴在他手里玩出了花样

中国人最早引进火柴是 19 世纪中

期的事，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还主要使

用瑞典和日本的产品，国人的火柴厂皆

因规模太小而无法与洋货抗衡。

凭着对国内火柴行情看好的精明

眼光，1920 年元旦，刘鸿生避开竞争激

烈的上海， 在苏州开办了鸿生火柴公

司。 该公司的宝塔牌火柴畅销全国，成

了妇孺皆知的名牌。

20 世纪 30 年代， 瑞典火柴卷土重

来，国内的许多中小火柴厂纷纷“举手

投降”。 刘鸿生再次抓住机会，团结了全

国 52 家火柴厂， 成立全国火柴同业联

合会，并出任常务委员会主席，以共同

的力量一致对外。

1930 年 7 月，鸿生与当时的另外两

大火柴公司———荧生、中华合股，成立

大中华火柴公司， 刘鸿生出任总经理。

此后， 大中华火柴公司又兼并了杭州、

九江、汉口等地的火柴企业。 这些举措，

既使刘鸿生由一个火柴厂主变成中国

火柴行业的领袖，又使民族火柴业从瑞

典人手中夺回了国内市场。

刘鸿生的奇迹还没有结束 。 1930

年，上海四川路上矗立起高达八层的鸿

生企业大楼。 在这座刘氏集团的大本营

里包括了开滦售品处、水泥公司、码头

公司、华东煤矿公司、章华毛纺公司、大

中华火柴公司、中国企业银行。 大楼门

口一排排金字招牌耀眼夺目，像是在弱

肉强食的上海滩上陈列着的一个个战

利品。刘鸿生


